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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了2个月，在曲阜的“乐
和家园”示范村，村民的表现让很
多原本对农民和农村抱有偏见的人
大吃一惊。在这里，农民彬彬有
礼、谦恭友善，村庄活泼和睦、团
结互助，尤其是原本内向怕生的农
村妇女也站到了村庄治理的舞台
上，成为村庄内部事务的主要参与
者。村民们活出了另一番滋味，村
庄出现了另一番天地。

这里的农民不一般

6月3日上午，姚村镇姚庄村的
村北路口，6位妇女拿着自家的大
扫帚在清扫路面。这种劳动，没有
报酬，没人组织，甚至连村支书刘
磊都不知情。原来，这两天村里改
造电路，路面有浮土，几位没有外
出打工的互助会成员一合计，就一
起来打扫卫生了。在这个村，互助
会的成员每个周日都会义务打扫卫
生，多的时候参与者达七八十人。
这样的义务劳动，在很多农村已经
多年不见了。

走进姚庄村的小剧场，正在聊
天的十几名妇女立刻停下，站起来
主动挥手向记者问好。从剧场离开
时，所有人都主动收拾好椅子，按
次序摆放到墙边。在书院街道书院
村采访完，所有被采访过的村民，
都会向记者挥手告别。

这里的农民变得很不一般：内
向、腼腆不见了，平和、守序出现
了，热情、好客回来了。

互助会激发出农民热情

这样的变化，是在近2个月里
发生的。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主导
下，北京地球村的社工3月进驻村
庄摸底后，4月8日，姚庄村建立了
互助会；4月9日，书院村一组成立
了互助会，随后分别成立了二组和

三组的互助会。
参加互助会的，绝大多数是长

期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很多农村妇
女，在照顾老人和孩子之外，剩余
的大量时间在看电视、打牌中度
过。她们的社交范围，也被限定在
家庭周边。“以前什么也放不开，
越封闭越内向，越内向越封闭。”
姚庄村的黎汝花说。

同样的隔膜，在村干部和村民
之间也存在。村民们之前认为，村
里有什么事，都是村干部的，不是
村民的。即便有热心人想捡垃圾、
想打扫卫生，也得考虑别人怎么
说。“以前不是不想给村里办好
事，而是怕被别人说‘你能’、
‘你憨’、‘你讨好村干部’。”
书院村村民孔令芹说。姚庄村村民
陈润英说：“来村里25年了，我没
去过村委大院一次，没参加过一次
会，见了村支书也不打招呼。”

互助会的成立，就是要打破村
民之间的疏离感，让村庄重拾公共
精神。互助会的“乐和”代表完全
由村民自荐或推荐产生，他们一般
是村里的热心人，党员和村民代表
也在其中发挥了带头作用。他们是
自下而上推举，为村民和村庄服
务，但不是村“两委”的下级，而
是那些关心邻里、关心村庄、自发
站出来的普通人。

互助会将村民自治落实到村民
小组，将公共文化服务落实、落
细、落小了。从被动变主动，从要
我干什么到我要干什么，互助会一
诞生，就内生出一种激情。

小私大公气顺了

有了互助会，村里大伙能办的
事情，就村民一起办；办不了的大
事，和村干部协商，协助镇政府来
办；自家的私事，尽量自己办。

书院村是个豆腐加工专业村，

但村中的水沟多年没有上盖，臭气
熏天。村民们无数次抱怨，但都觉
得这应该是村干部的事，不是自己
的事。从村里的角度来看，他们觉
得缺少调动农民的经济杠杆。互助
会一成立，人们凑一起就首先想到
了这个问题。但这个活妇女、老人
干不了，这个建议就上了村里的联
席会。联席会是村干部和互助会成
员一起开的。联席会商定：水泥盖
板的费用由村里解决，劳力由村干
部和“乐和”代表们出，不要一分
钱工资。一周之内，这个困扰书院
村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做好事的氛围在村子里蔓延。
社工每天给好人好事拍照，相片每
天晚上在村委大院的幕布上播放。
时间久了，有的孩子就会问家长：
“那上面咋没你们啊？”当别人到
自家门前扫地时，户主再也坐不住
了。现在，书院村进行村庄大扫
除，谁有空谁来，完全凭个人自
愿 。 有 人 问 “ 为 什 么 干 活 不 要
钱？”村民们说：“干自己家的
活，要什么钱！”

5月底的一天，姚庄村村东河
里的来水，被上游的村截住了。当
时村支书刘磊出差了，互助会的几
位妇女代表一商量，叫上几个年轻
人，乘了几辆三轮车就来到了镇政
府反映。很快，政府就出面将这事
解决了。如果搁以前，村民们谁都
不会为这事奔忙。

村民们想自己的少了，想村里
的多了，村庄运转起来就轻松了。
书院村村支书杨红说，村民光义务
打扫卫生，就相当于给村集体省了
5万元的开支。他说：“互助会成
立后，没想到老百姓的公益意识这
么强，自我管理能力这么强，人心
能这么快聚起来。”

书院村被纳入征地范围后，杨
红已经放手让互助会的“乐和”代
表们陪同村委丈量土地。下一步商

谈征地价格时，他也会让三个互助
会的成员全程旁听。“通过互助会
办事，老百姓对干部就没有猜忌、
没有误会。”杨红说。

激活传统文化基因

村民在互助会，不仅积极参与
村庄事务，还在社工的引导下，在
耕、读、居、养、礼、乐六个方面
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传统文化进乡
村，不是搬来经典和课堂，而是将
其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融入到
对身边事的解读上。

在姚庄村和书院村，无论老
幼，多少都会唱《礼运大同篇》。
这段描述孔子理想世界的文言文，
被很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
的农村妇女传唱着。书院村村民孔
令芹说：“一开始可能不理解，后来
就知道了。比如把别人的孩子当成
自己的孩子，别人也会把自己的孩
子当成他们的孩子。”这一句只有5

个字的“不独子其子”，被村民们演
绎得很具体，很有生活气息。

在谷雨节气，人们喝梨汤；在
立夏节气，人们祭祀天地，祈求丰
收，并举行给小孩称重、斗蛋等民
俗活动。这些民俗，原本在多数人
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只停留在老人
的回忆中，如今在村民的欢声笑语
中又回归了。

在村社中实现自我

人们从封闭的庭院走了出来，
走到了互助会，走到了公共空间

里；从闭塞的挣钱、干家务的轨迹
中挣脱，开始打扫、开会，参与到
为大家办事的公共活动里；从单调
重复的生活节奏中摆脱，开始唱
歌、演戏，浸入到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中；更从过去那个封闭、自卑
的小我中脱离出来，找到了自信
心、归属感，体会到人生价值实现
的喜悦。

书院村的互助会打算给村庄搞
绿化，在和村干部商量后，由镇上
拉来树苗和土，村民们捐助自家存
粮的缸当花盆。男人们不在家，妇
女们就用绳吊着，把缸从屋顶运下
来。“170多个缸全是我们搬的。我
们也没想到，这些男爷们干的活，
我们干成了。”孔令芹说。驻书院
村的社工曹文军说：“这些大姨、
大姐原先很害羞的，现在自信多
了。”

4月25日，姚庄村发放农用物
资。刘磊发现，所有人排成一队。
由于统计误差，种粮大户陈润英没
领到，但她大度地说自己去买就行
了。刘磊说：“村干部工作失误村
民很理解，很让人感动。”

在书院村，互助会成员义务锄
草，就有村民送来一箱矿泉水；村
里提前迎接“芒种”节气煮绿豆
汤，人人都端着给别人。在姚庄
村，其他村的村民登上舞台，村民
们会用更热烈的掌声鼓励他；有陌
生人站在树下乘凉，就有村民拿来
马扎，端上热茶。

人人向善了，人人关心村庄
了，人的内心也开阔了，村庄也重
拾古道热肠。

仅仅是多了社工的辅导，村民
还是那些村民，但村庄却在短时间
内面貌焕然一新，是什么让贴上
“小农”、“自私”、“一盘散
沙”标签的农民，成了自信、好
客、热心、团结的一群人呢？

记者认为，农民心里是关心社
区，是有担当意识的。只不过没有一
种合适的方式，将农民有机组织起
来。曲阜通过乐和家园行动，引进专
业社会组织，协助基层政府将农民组
织起来，靠农民的组织化力量开展活
动，探索出了一条乡村复兴之路。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社会
性。在家庭之外，人们渴望过公共生
活。在共同的行动中，人们可以消除
忧虑，增强信心。农民不同于其他群
体，还有着单位的归属感，因而他们
对社会性的需求更为强烈。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公益性。
“人之初，性本善”。但个体的人做好
事，在现实中要冒着舆论风险。村庄
是个熟人社会，农民尤其顾忌这种舆
论风险。但也正是因为是熟人社会，
善行也能给农民带来面子、威望层面
的巨大收益。在融入集体组织后，农

民的公益性能够得到释放。
“乐和家园”满足了人的自主

性。人主动要做事，跟被动、被迫
去做事，完全不是同一种效果。所
以，农民在互助会中不唱反调，愿
意接受组织的任务。

外界可以大量“输血”，但乡
村社会中原本就有的“造血”功能
不能被忽视。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
管好自己的事，脱离了这个共识，
乡村复兴很难成功。

我们离激活这“造血”功能的
密码，也许不远了。

村民一互助，村庄就活了
——— 来自曲阜“乐和家园”示范村的报道

农村大众报记者 花宇

编者按 2014年11月，曲阜市在尼山镇周
庄村开始试点“一站两会”的“乐和家园”
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一站”即社会工作
站；“两会”即互助会和联席会。短短数
月，试点村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目前，曲阜已经在8个镇街的17个村进行
项目试点，下一步将逐步在全市推开。

在乐和家园示范村，村委通过召开联
席会议把乡村部分公共事务下沉给互助

会，互助会在社工指导下，开展耕、读、
居、养、礼、乐6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
上级党委、政府主导，村“两委”参与配
合，社工提供技术支撑，农民在为村庄事
务奔忙的过程中获得了才能的展示、身心
的归属和价值的实现。

记者近日走进其中的两个试点村：姚村
镇姚庄村和书院街道书院村，了解“乐和家
园”给这两个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后记

乡村复兴还得靠农民

谷雨节气，儿媳喂92岁公公喝梨汤。 供图/北京地球村

村民们在集体做养生操。 供图/北京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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